
第 24 卷第 2 期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Vol.24 No.2 
2018 年 3 月                         J. CENT. SOUTH UNIV. (SOCIAL SCIENCE)                        Mar. 2018 

 

DOI: 10.11817/j.issn. 1672-3104. 2018. 02. 005 

 

论对张载美学思想进行研究的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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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张载美学思想的研究是新时期一个充满期待和富有挑战的课题。气本论为张载美学思想提供了强大的理

论支撑。张载美学思想在对传统儒家美学思想的诠释、天人合一理论的构建以及推进宋代理学−美学的建构等方

面有丰富的理论价值；对其研究还有很大的学术空间，可以从“面”(其美学思想体系的整体构建)、“点”(与二

程美学思想的比较)以及“线”(其美学思想的当代启示)等方面进行研究，从而建构一个更系统、更深入的张载美

学思想解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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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50 年代，随着张岱年先生《张载——十

一世纪中国唯物主义哲学家》的出版，学术界掀起了

一阵研究张载及其关学的热潮，陈俊民、程宜山、姜

国柱、龚杰等多位学者出版了有关张载的专著，且多

围绕哲学方面论述。现在学术界对理学美学的研究比

较活跃，代表性著作有潘立勇的《朱子理学美学》、

吴功正的《宋代理学对美学思维的影响》等。张载作

为理学的奠基者之一，他思想中的很多概念，如“气”

“太和”“象”“神化”等不仅和中国古典美学有着

深刻的契合，而且在多方面对中国古典美学的进一步

深化和完善提供了重要的观点。张载美学思想的具体

内容及影响值得学者们关注。目前，学术界对张载美

学思想的研究尚显薄弱，多集中于对张载美学思想的

某个方面或者某一影响进行论述，停留在一些零散的

分析上，其整体研究呈现出单一性，还没有学者深入

研究，撰写关于这方面的专著，对张载美学思想进行

研究有其必要性和紧迫性。对于张载美学思想的研究

有其丰富的理论价值，还有很大的学术研究空间，这

对新时代的美学研究者来说是一个值得期待和富有挑

战的课题。 

 
一、气本论为研究张载美学思想提供 

了强大的理论支撑 
 

张载的美学思想和哲学思想密不可分，气本论是 

张载哲学思想的基础，也是他用来探讨人性以及其他

美学问题的基础，其美学思想是气本论的逻辑展开。

中国哲学的本体论指的是以“体用论”和“理一分殊”

为核心的理论。宋明理学的特点是将宇宙论与本体论

统一起来，并通过“体用论”和“理一分殊”把本体

与人的心性结构贯通一致，从而形成从天理到人心的

“天人合一”的心性修养理论。张载的本体论是以气

为中心来展开的，气主理从，他认为太虚是气的本体，

并将太虚气化，以神性贯通人心，使太虚最终栖息于

人心上，造就一种天人合一的宇宙格局和心性结构。

张载的理气关系包含着对美的本体和现象的解释，奠

定了其审美情感、审美修养及审美理想等方面的哲学

基础。 

张载本体论与宇宙论的关系，从张载哲学中表现

出来就是太虚与气的体用关系，这是站在天道自身角

度看的结果。如果从人的角度以对象的方式看，体用

双方便表现为本然与实然两种不同的存在。所谓本然，

即是本体的直接呈现；而所谓实然，则是本体发用流

行的现象表现。所以张载说：“客感无形与无感无形，

惟尽性者一之。”又说：“知死之不亡者，可与言性

矣。”[1](7)在这里，客感无形与无感无形、死与死之不

亡者即是同一存在之两种不同的层面，只有知性与尽

性者，才可以达到对“无感无形”与“死之不亡者”

的认识与把握。当我们从本然——本体的对象性呈现

的角度来把握宇宙时，这就是一个“聚亦吾体，散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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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体”的本体世界；而当我们从实然——宇宙之具体

相状的角度来把握宇宙时，这就又是一个生生化化、

聚散不息的世界。这两重世界不是各自独立的，而是

不可分割的，其区别的关键在于我们从什么角度、以

何种方式来认识这一世界。 

首先，张载从存在的意义上去超越二元的对立，

认为太虚与气都是一种存在，“太虚不能无气，气不

能不聚而为万物，万物不能不散而为太虚。”[1](7)太虚

凝而为气，气聚而为万物，万物散而为气，气又散而

为太虚。太虚、气、万物乃是同一实体的不同状态。

太虚即超越聚散、形质的本体层存在，是世界万物存

在的本自、本质状态，也就是世界万物存在的最后根

据；气则是有聚有散、并通过聚散表现为万象生化的

现象界的存在。张载“太虚即气”的存在论思想对我

们如何思考美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存在论即实践本体

论，它阐明了人类及其社会的存在本源和存在方式是

社会实践。实践与存在在本体论上交融统一于人生在

世，审美活动、审美现象根本上归属于人生在世。以

人生在世为本体根基思考审美问题，我们能够获得比

传统美学更为全面、更为完整、更为本真、更为深入

的理解和认识。审美活动，其实就是一种特殊的人生

实践，正如朱立元先生说的：“通常所谓的美学，其

实就是对人生实践的理想状态，人生在世的理想存在

方式，人与世界的和谐、健康、自由关系的思考和探

索。”[2](348)在张载的哲学里，他确立了“天人一气”

的人生境界，留下了“四为句”的远大抱负，展示了

“民胞物与”的理想世界，提出了“穷理尽性”的道

德认知等，这些都是他对人生实践的思考，在这些人

生哲学的思考中，更是包含着深刻的美学意蕴。 

其次，张载从“太虚即气”的本体论出发，认为

天地生成万物，因此张载主张打通物我，贯通天人。

基于此，他提出了“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 [1](24)

的方法。张载的“心-物”(也就是人与对象)关系，也

就是一种审美关系。张载并不否认客观对象存在的真

实性，但关键的问题在于人不能为之所化，如果人为

之所化，则人将等同于物，丧失人的特性。“由象识

心，徇象丧心。知象者心，存象之心，亦象而已，谓

之心可乎？”[1](24)如果心为对象所俘虏和占有，则主

体之心便不复存在，沦为物象了。张载对心物关系的

思考启发了我们在审美关系中对人和对象的关系的思

考，应是一种自由的、平等的交融关系，绝不是一种

奴役的关系。也只有当人摆脱了不自由的状态，“能

体天下万物”，人才能进入自由的审美世界。 

张载的气本论哲学思想为其美学思想提供了强大

的理论支撑，其哲学思想不仅充满理性的宇宙论、认

识论，更重要的是包含着丰富的人生体验，在这些人

生体验中，我们总是能读到人与世界的自由、和谐之

美。 

 

二、张载的美学思想具有丰富的 
理论价值 

 

(一) 庞大的思想体系重新诠释了传统的儒家美

学思想 

张载以本体论和宇宙论的并建来展开其体系，又

用“民胞物与”来归结其体系，对理学来说，这既建

构了一个宏伟的规模，又展示了一幅辉煌的远景，真

是“大气磅礴的张横渠” [3](289)。他的思想体系以《易》

为宗，以《中庸》为体，以孔、孟为法。“为往圣继

绝学”，这是张载毕生的学术理想。张载的“继绝学”

就是继承孔、孟所创立的儒学。王夫之说：“张子之

学，无非《易》也，即无非《诗》之志，《书》之事，

《礼》之节，《乐》之和，《春秋》之大法也。论、

孟之要归也，……而张子言无非《易》，立天，立地，

立人，反经研几，精义存神，以纲维三才，贞生而安

死，则往圣之传，非张子其孰与归！”[4](4)王夫之一生

以继承和发展张载的思想宗旨为职志，上面这段话是

符合张载的思想历程和特征的。 

《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也是中国传统美

学思想的母体。“不论就儒家或道家来说，它们的美

学同它们的哲学的关系都是隐而不显的。只有在《周

易》出现之后，中国美学的哲学基础才真正清晰地呈

现出来。”[5](289)可见，《易》在美学史上的地位极为

重要。张载的哲学思想体系是在研究《易》的基础上

建立起来的。在《易传》中，张载找到了一些关于宇

宙、人生的根本观念，建立了儒学新体系，从而改变

了秦汉以来儒学“知人而不知天，求为贤人而不求为

圣人”的“大弊”。可以说，《易》是张载思想的起

点，《正蒙》又对《易说》观点做了补充与发展，代

表张载最后定型的思想。张载的《易说》可以视为他

的美学的逻辑起点，张载的很多美学思想包含在对《易

说》的阐释中。 

在张载的思想体系中，很多重要范畴和理论命题

都出自《易》。如张载哲学的逻辑起点“太和”源自

《易传·象上》“保合太和”。张载吸收其基本含义又

加入新的内涵，使这一哲学范畴成了极具思辨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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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儒学概念。《易传》率先对“神”进行了论证，关

于“神”的内涵，张载吸取了《易传》中的观点并加

以深化。张载认为“惟神为能变化，以其一天下之动

也”[1](197)。张载强调神的本体意义，认为现实世界的

一切运动变化的最根本原因是“神”的作用。“形而

上者，得辞斯得象矣。神为不测，故缓辞不足以尽神；

化为难知，故急辞不足以体化。”[1](16)从张载这个观

点里可以看出中国古典美学中言意论的影子。“充内

形外之谓美，塞乎天地之谓大，大能成性之谓圣，天

地同流、阴阳不测之谓神。”[1](27)张载对神的看法进

一步完善了孟子的人格美理论。张载论“神”，完全

是人文化的论述。这是整个理学所体现出的整体进步，

也是宋明理学区别于汉代神学化儒学的显著标志。 

张载将其思想体系中的重要内容置于易学大背景

下进行再诠释，如其圣人观较多吸收了《周易》的圣

人观，他强调圣人“浩然无害，则天地合德照无偏系，

则日月合明，天地同流，则四时合序酬醉不倚，则鬼

神合吉凶。天地合德，日月合明，然后能无方体能无

方体，然后能无我” [1](33)。张载接先儒之余绪论圣人，

语不离《周易》。张载将其社会理想论也建构在易    

学理论基础之上。他根据《周易》乾坤两卦为天地、

父母卦，在现实存在的封建宗法社会基础上建立了一

个理想的精神家园：“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

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     

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大君者，吾父母宗

子……”[1](62)“《西铭》所讲的是一种精神境界，也

是一种生活方式。”[6](431)它包含着深刻的美学意蕴。 

张载从“读《中庸》”开始其儒学创造，但《横

渠先生行状》与《张载传》的记载都表明张载对《中

庸》“未以为足”，所以才有“访诸老释”以及最后

的“反而求于六经”的经历。可见，张载在《中庸》

上的用力不及《易》，但《中庸》是儒家论述人生修

养境界的一部道德哲学专著，在儒学发展史上具有重

要的作用和影响。张载年青时接受了范仲淹的指导，

精研《中庸》，并向范仲淹虚心请教其中的义理，《中

庸》的思想对张载影响很深。 

《中庸》展现了很多独特的人生美学路径，主要

集中在“诚”“礼”“中庸”三个范畴上。在张载对

《中庸》的研究中，最重要的是抉发了“诚”的概念，

并由此形成了“性与天道合一存乎诚” [1](20)的“天人

合一”说。张载将作为“天之道”的“诚”与作为“人

之道”的“诚之者”合一而为“诚”，这是其天人合

一意识进一步强化的表现。张载也是一位十分重“礼”

的理学家，他将礼的伦理与审美的功能进一步强化与

融合，“礼”的功能在于“培养人德性”， [1](279)“卒

使动作皆中礼，气质自然好”，这叫作“知礼以成   

性”。 [1]266张载将“诚”与“礼”进一步融合，这是

理性与感性的统一，亦是由审美自律走向审美超越的

过程，重新诠释了“中庸”的审美特点。 

在中国古代美学中，先秦儒家的代表孔、孟、荀，

不仅是儒家哲学思想的奠基人，而且也是儒家美学的

开创者，诸先哲所关注的关于美的基本问题成为后世

美学发展的基础。张载的思想体系是对《易》《中庸》

《孟子》《论语》等原典的创造性融合，是“六经之

所未载，圣人之所不言”[1](4)，张载的很多美学思想观

点是在对传统儒家美学思想重新诠释之后，推陈出新，

从而形成新的理论观点。 

(二) 以“气”为本体构建的“天人合一”理论奠

定了中国美学坚实的哲学基础 

理学对美学最大的贡献是完成了“天人合一”理

论，“天人合一”是人类共同的思想，中国哲学长期

以“天人合一”的思想为主导。而人的精神意识发展

的最高阶段是审美意识，它是高级的“天人合一”境

界，它超越本能欲望，超越知识，超越功利，超越道

德意识。 

中国哲学史上的“天人合一”思想在西周时期的

天命论中就有了萌芽。天人相通的哲学观念起于孟子，

他主张天与人相通，人性乃“天之所与”。先秦儒家

与道家都重“天人合一”，只是侧重点不同。儒家的

“天人合一”，以礼乐为中介。道家的“天人合一”，

以道为中介，道为自然，自然即为天。佛教进入中国

后，逐渐中国化，佛教讲的“天人合一”，以佛为中

介，天即为佛，佛在心，将心的开启提到最高程度。

宋代的“天人合一”理论整合儒、道、佛的理论，体

系更为严密，更为思辨。 

宋代的“天人合一”说，大致可以分为三派：一

派以张载为代表，认为“太虚即气”，以“气”为本

体构建“天人合一”；一派以朱熹为代表，认为“宇

宙之间一理而已”，以“理”或“天理”或“道”或

“太极”为本体，构建“天人合一”；第三派以陆九

渊为代表，到明代以王阳明为代表，认为“吾心即是

宇宙”，以“心”为本体构建“天人合一”。[7](353)

这三派的“天人合一”说，尽管在以何为本体上有些

不同，但它们都在建构一种精神境界。 

张载以“气”为本体构建的“天人合一”理论是

通向审美的，为审美奠定了哲学基础。张载的哲学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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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是以气为本而“天人合一”。对于张载来说，气完

全是一个始源性的概念。如他说：“游气纷扰，合而

成质者，生人物之万殊；其阴阳两端循环不已者，立

天地之大义。”[1](9)显然，在张载看来，气正是万物之

“成质”者，所以也可以说气就是天地之始、万物之

母，是天地万物的宇宙论始源。以气为本，就是“先

识造化”，也就是首先在世界本原的问题上肯定天地

万物、人的生活世界是实在的。张载说：“诚有是物，

则有终有始；伪实不有，何终始之有！故曰‘不诚无

物’。” [1](21)《中庸》云：“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

物。”此“诚”即是“真实无妄”之实在的意思。张

载以“一物两体”的“太虚之气”为世界的本原，此

为“至虚之实”，人与万物由气之聚散而为“终始”，

因太虚之“实”而人与万物亦为“诚有”(真实的存

在)。按照我们的思路，人生从哪里开始，实践就在哪

里发生，存在也就在哪里涌现；实践在哪里发生，存

在在哪里涌现，审美活动就在哪里扎根萌发。审美活

动、审美现象根本上归属于人生在世。人总是生存着

的人，总是在世界中存在的人，在人与世界的各种关

系中，有一种最原始、最根本的关系，就是人与世界

不分主客、一体圆融的生存实践关系。这便能达到物

我两忘、人与世界一体的审美境界，即“天人合一”

的自由人生境界。 

从历史的角度看，“天人合一”可以说是儒家的

传统课题。当张载从虚气相即、天道演化的角度说明

人的产生时，这便为他的天人哲学奠定了天道的基础；

也为其“天人合一”的指向确定了理论的前提。因而，

其下一步的探索重心必然是人道。 

汉儒仅仅从宇宙论的角度探索天人的合一，结果

是天人两不知。而张载以“为天地立心”的宏愿穷究

天人，是为了从天道入手，给人道以正本清源的认识。

张载在天道观中已经说明了人的生成，揭示了天与人

共同的气化基础，因而，当他真正进入人道时，必然

要以人与物之共同本质以及人之为人的根本特征作为

初始出发点。张载超越汉儒之处就在于为天道提取了

超越宇宙生化的本体规定，而这种本体的关怀以及本

体论与宇宙论统一的向度也就自然成为其人道探索的

出发点。 

汉唐儒学的天人二本，最重要、最直接地表现在

性的二裂与对反上，如善恶混、三品说等；而张载对

汉儒纠偏补弊的天人合一之说，自然要明确地兑现在

性论上。在张载的哲学中，性是仅次于太虚的概念。

天道与人道的互含互渗直接表现在他的性论上。一方

面，当他将性作为人道的逻辑起点时，恰恰是以对天

道的详细分析为前提的；另一方面，他的性论作为人

道之始又恰恰是以对通向天道的追溯为起始的。这样，

性本身就成为天与人的中介，同时又成为双方相贯通

的基础。 

“性者万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1](21)“性

通极于无，气其一物尔。”[1](64)可以看出，性的最突

出特征是“通极于无”，“性者万物之一源”与“气

其一物”是对性的宇宙论与本体论对扬式的表达。所

谓“万物之一源”是从宇宙论的角度看性，因而性即

是实然宇宙万物之组成部分(本体)；而所谓“气其一

物”则是从本体论的角度看天道流行，因而气又成为

本体之性的一种表现。到这里，性已经完全收缩、凝

聚为宇宙本体。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才有所谓“性即

天道也”之说，这是张载性论中最根本的涵义，他也

是通过这一点来贯通天人的。“天性在人，正犹水性

之在冰”，[1]22 在他看来，水与冰“凝释虽异，为物

一也”[1]22。这就是说，天人表现虽异而本性未尝不一；

也正是有着同一的本性，才能有“天良能本吴良能”。

在这一基础上，“尽性”便成为“成己成物”之道，

张载说：“尽其性能尽人物之性，至于命者亦能至人

物之命，莫不性诸道，命诸天。……至于命，然后能

成己成物，不失其道。”[1](22)所谓“成己成物”，即

不仅要使天性从自己的人生中朗现出来，而且要贯彻

于自己的人生世界，这就不仅要打通人与天的间隔，

也要打通人与物的间隔，从而使天地万物均成为一个

如其所应是的世界。所以他又说：“穷理尽性，则性

天德，命天理，……”[1](23)意思是说，只要能真正尽

性，便可达到以“天德”为性、以“天理”为命的天

人境界。在美学上，“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境

界即是人生的最高境界，是消解了“我”与“非我”

的分别的境界，也就是超越“自我”的有限性的审美

境界。 

(三) “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境界追求推进了宋代

理学−美学的建构 

理学家十分强调境界，关于人生境界的理论在理

学中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而哲学切入美学，境界是最

后的关键，实践、存在、自由只有通过呈现于境界才

能真正转换为审美质素，美就是一种诗性的人生境界。

中国古代哲学研究自然哲学、构建宇宙本体论的最终

目的在于确立“天人合一”和“极高明而道中庸”的

人生哲学。冯友兰晚年曾经自拟一副对联曰：“阐旧

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他自己解释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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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说的是我的学术活动方面，下联说的是我所希望达

到的精神境界。”由此可见，冯友兰也把“极高明而

道中庸”作为一种精神境界。张载在人生哲学方面的

建树突出地表现在提出了“民胞物与”“与天地参”

等人生境界论。诚如陈俊民先生指出：“谈‘天’论

‘气’，穷究‘本体’，绝非张载的根本用意。张载

同周、程、朱诸子大旨相同：推本于天道，而实之以

心性，是要为后期封建社会精心制作一种‘心性义理’

之学，用以调节现实社会与个人理想之间的矛盾，以

达到如《西铭》《诚明》所标帜的那种所谓‘极高明

而道中庸’的最高精神境界——‘孔颜乐处’。这才

是张载美学主题乃至整个宋明理学主题之真谛。”[8](77) 

“极高明而道中庸”的精神境界是张载理学思想

的美学内涵，也是整个宋代理学的审美哲学的基本旨

趣。张载哲学思想体系的一个特点就是“择乎中庸”

“求其大中”。张载认为“中正”是贯穿于一切事物

的根本之道，事物发展达到“止其中”是最好不过的

了。“中正然后贯天下之道，此君子之所以大居正也。

盖得正则得所止，得所止则可以弘而至于大。”[1](26)

人若是达到“大中至正之极”的境界，就可以与“天

地同流”，超凡成圣。“大中”是人的道德、知识、

善美的最高境界，也是人生追求的最高目的。要做到

“大中”，首先在于“大”，大到“塞乎天地”，与

万物一体，与天地同流的程度，那么一切都唾手可得，

“中”自然“可有”了。“极其大而后中可求，止其

中而后大可有。”[1](28)圣人的任务是追求“大中”“中

和”，因为他们先天具有性与天道，自然能大而成圣，

能清而和同。“中国传统美学以中和为最高审美理想，

给中国美学整个构架、整个范畴体系带来深刻的影

响。”[9](5)中和美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形成的审美理想。 

中国古代哲人推崇“中和”之德，“中和”之德

即达到与天同高的境界。“中和”境界是人在自我修

养过程中达到“与天为一”的至上境界，是一种“太

和”之境。中国美学的和谐是一种生命的和谐，“太

和，和之至也” [4](1)。王夫之认为张载的“太和”是

和谐的极致，是儒家所追求的理想境界。张载的“仇

必和而解”是折中调和矛盾的方法，“圣人用中之极，

不勉而中，有大之极。”[1](50)无疑“和而解”告诉我

们要善于用中庸的方法，把握矛盾中的平衡，从而使

社会和自己的精神都处于和谐状态。真正的和谐是一

种“和”而不是“同”，“两不立则一不可见，一不

可见则两之用息。两体者，虚实也，动静也，聚散也，

清浊也，其究一而已。”[1](9)矛盾的双方互相依存，谁

也离不开谁。张载强调和的方面，认为矛盾着的事物

处于不断运动变化中，通过“主客体的合一”而获得

“和谐”，更强调主客体的互动和谐，相互联系、相

互影响、相互渗透、相辅相成、和谐统一。它们之所

以可以和谐统一，恰恰因为相互对立，在相互关联的

对立中，埋下了相互融合的美的种子。因此张载主张

美外动而生中，一切美皆由内外、形神、情景等一系

列对立面中和而成。但他认为这种和解或统一乃是一

个由一般的组合，再到融合，再到中和以至太和渐进

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事物最高的融合境界为“太

和”。 

宋明理学对于境界的阐述具有浓郁的审美意味。

无论是建立在心性之学基础上的“天人合一”境界，

或是理学家追求“内圣外王”的境界，还是张载“极

高明而道中庸”的境界，其实都在建构一种以道德为

基础却又超越道德的精神境界，这种精神境界与审美

境界是相近的。李泽厚曾说：“宋明理学家经常爱讲

‘孔颜乐处’，把它看作人生最高境界，其实也就是

指这种不怕艰苦而充满生意、属伦理又超伦理、准审

美又超审美的目的论的精神境界。康德的目的论是‘自

然向人生成’，在某种意义上仍可以说是客观目的论，

主观合目的性只是审美世界；宋明理学则以这种‘天

人合一，万物同体’的主观目的论来标志人所能达到

超伦理的本体境界，这被看作是人的最高存在。这个

本体境界，在外表形式上，确乎与物我两忘而非功利

的审美快乐和美学心境是相似和接近的。”[10](722−723)

这种境界融本体、伦理、审美于一体，可以说，这种

境界既是真的境界、善的境界，也是美的境界。 

 

三、对张载的美学思想进行研究 
具有很大的学术空间 

 

针对当前学术界对张载美学思想研究相对薄弱的

现状，我们还可以从“面”(张载美学思想体系的整体

构建)、“点”(张载与二程美学思想的比较)以及“线”

(张载美学思想的当代启示)等方面进行研究，构建一

个更系统、更深入的张载美学思想解读体系。 

(一) 张载美学思想体系的构建 

美学作为一门人文学科，多涉及人的情感、体验、

价值等内容。张载构建了一个纳自然、社会、人生为

一体的思想体系，在这样一个庞大的思想体系之下来

探讨其美学，是不可能不面向人生的，所以张载的美

学是人生美学，这也是构建张载美学思想体系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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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调。张载美学思想体系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尝试构

建：“太虚即气”与审美本体论、“气之聚散于太虚”

与审美生成论、“充内形外之谓美”与美的实践性维

度、“民胞物与”与审美理想论，这个体系以实践存

在作为本体根基，以“生成”为视角，按照人与世界

一体的模式思考审美关系，进入自由的人生境界，实

现审美理想，符合实践存在论美学思考方式的路径。 

(二) 张载与二程美学思想的比较 

程颢和程颐被学者称为“二程”。张载与二程生

活在同一时代，他们之间的来往比较多。二程与张载

在哲学思想方面存在某些差异，但二程对张载及其关

学深厚博大的气象，流露出深深的敬佩之情。二程的

理学在当时影响较大，其理学中潜藏着丰富的美学思

想，对宋代的美学思想、艺术思维和艺术形式都有深

远的影响。张载与二程美学思想具有较强的可比较性。

首先，审美本体论不同。张载提出气本论，认为“气”

是世界的本原，世界上的万物生由气凝聚，灭则是气

消散；程颢、程颐建立理本体，通过“理一分殊”和

“体用一源”思想诠释天理本体与万物之间的关系。

其次，审美认识和审美修养不同。二程的人性论是“合

两之性”的人性论，此“两”指“天命之行”和“气

质之性”，是在张载“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

理论基础上形成的。张载认为，“天地之性”是至善

的太虚本体赋予的，因此它也是至善的。二程继承《中

庸》思想，把张载的“天地之性”改为“天命之性”，

认为它是天理在人性中的体现，是性的本然状态，也

是至善的。关于“气质之性”，张载认为它是由气化

所形成的，蕴含了阴阳二气的清浊、攻取、缓急之性，

因而有善有恶。二程则以“生之谓性”名之，“生之

谓性”，是从“气”上来的，有善有恶。二程的“天

命之性”“气质之性”与张载的说法是有差别的：二

程认为“天命之性”出于“理”，“气质之性”出于

“气”，两者来源、作用均不相同；张载则认为“天

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统一于“太虚之气”，其作

用虽异，来源却同。宋明理学的认识论很难与道德修

养论截然分开。张载提出“穷理”的认识和修养方法，

认为要“穷理”则须“尽物”；二程提出“格物致知”，

即直接接触、参与、体察直至穷尽蕴含于事物中的

“理”。张载认为，“尽物”与“穷理”是两个不同

的阶段。二程则是主张“格物”与“穷理”是一体的。

最后，审美理想不同。张载把“民胞物与”作为审美

理想，追求人和万物融为一体的境界；二程则把“与

理为一”作为最高追求。通过与二程美学思想的比较，

张载的美学思想特点更加明显，张载提出的一些命题，

经二程的扩充、发展，成为理学美学体系最基本、最

重要的命题。 

(三) 张载美学思想的当代启示 

“培植美好的人格、创造美好的社会和美好的环

境是美学的最高使命。”[11](6)张载美学思想纳自然、

社会、人生为一体，对当代社会有很大的启示作用。

首先，张载从“太虚即气”的本体论出发，提出“天

人合一”“民胞物与”的思想，以尊重自然为前提、

以人与自然和谐为中心，集中体现了生态美学中的家

园意识。生态美学是当今重要的美学形态，也是实现

生态梦、中国梦的理论要求。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地

提出要“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推动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

系”“要坚持环境友好，合作应对气候变化，保护好

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张载的“民胞物与”从

人与物有着共同本原的思想出发，认为人与物的关系

是同类伙伴的关系，有一种和谐美，认为整个宇宙是

一个和谐的大家庭。正如薛文清所言：“读《西铭》

有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之气象。”[12](776)我们要从

生态美学新视角去积极探寻“民吾同胞，物吾与也”

的丰富内涵，为实现“和谐美丽中国梦”提供深厚的

思想资源与强大的精神力量。其次，张载的哲学最终

关注的是人，充满浓郁的人情味，伦理学是张载哲学

的必然归宿。中国伦理思想以人性论作为研究基石，

张载打破了人性的善与恶，突破性地提出了“天地之

性”和“气质之性”的二重人性论观点，将善与恶有

机地联系在一起，提出了变化气质的修养方法，鼓励

人加强自身修养，摆脱人在禀气而生的过程中所受到

的“气质之性”的遮蔽，恢复至善的“天地之性”，

最终实现“善”的道德理想和健全人格，这也是审美

伦理的最终目的。张载的人性论为道德的可塑性论证

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依据，使审美伦理研究的体系更

加系统化。 

综上所述，尽管在以往的学术研究中，张载的美

学思想并没有引起学者们的广泛注意。但是，这些思

想的闪光并没有淹没于历史长河里。张世英先生说过：

“我主张在重视实用的同时，更多地提倡诗意境界和

‘民胞物与’的精神及其理论基础‘万物一体’的哲

学。总之，我认为人与天地万物一气相通，融为一体，

因此，人对他人、他物应有同类感，应当以仁民爱物

的态度和赤诚之心相待。这是一种真善美相统一的境

界，也是一种人与万物一体的哲学。”[13](10)这句话是

张先生对哲学研究提出的要求，而对美学研究的要求

也应如此。对张载美学思想的研究，不仅可以让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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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张载的哲学思想，同时也能让我们把张载的哲学

思想与其整个人生联系起来，去品味张载审美的人生、

诗意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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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sons for studying Zhang Zai’s aesthetic ideology 
 

XIONG Ye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Abstract: The study of Zhang Zai’s aesthetic thoughts is a subject full of expectation and challenge in the new period. 

The philosophical thought of Qi Ben theory provides a strong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research on its aesthetic thought. 

The study of Zhang Zai’s aesthetic thought has rich theoretical value in interpreting the traditional Confucian aesthetic 

thoughts, construting the theory of harmony between man and nature, and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neo- 

Confucianist aesthetics in Song Dynasty. There is still a lot of academic space for the study of Zhang Zai’s aesthetic 

thoughts, which can be studied from the aspects of “facet” (the overall construction of his aesthetic thought system), 

“point” (compared with the two-way aesthetic thought) and “line” (the contemporary enlightenment of his aesthetic 

thought), so as to provide a more systematic and in-depth interpretation system for Zhang Zai's aesthetic thought. 

Key Words: Zhang Zai; aesthetic thoughts; Qi Ben theory; theoretical value; academic space 

[编辑: 谭晓萍] 

 

 

 


